
32
■创作谈

责任编辑：行 超 电话：（010）65001102 电子信箱：wybwxb@vip.126.com

聚焦文学新力量

文学评论 2021年4月19日 星期一

■第一感受

王苏辛，1991年生于河南，现居上海。2009年开始发表中短篇小说，曾获第七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第三

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佳作奖、首届燧石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象人渡》《在平原》等。

■评 论 人性神性诗性的深情吟哦
□李一鸣

自我声音的回响自我声音的回响
□王 震

布鲁姆曾经在谈到为什么阅读时，直指读者的核
心，那便是孤独与自我。而王苏辛的小说则完美地诠释了
由“我”开始，并且由“我”继续独自向前的成长之旅。在这
个过程中，她由亦步亦趋的模仿他人开始，在一场场漫无
边际的精神对话中听到了内心的低鸣。但是寻找自我的旅
途注定是孤独而又无止境的，从《白夜照相馆》到《在平原》
再到《象人渡》，抛却过往现实与写作的割裂习惯，我们最
后便可以见证她在“此时”情境下对于“自我”的真正思考。

《白夜照相馆》提出了一个困扰众人许久的问题：
“如何寻找一张自己的地图”，而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对
于“为什么读”的变相解答。在《白夜照相馆》中我们很难
找到一个稳定的原点，小说中的人物往往都处在一种间
离的状态。他们没有过去与未来，即便是生存的现在也
毫无意义。从《白夜照相馆》14篇奇诡的故事中我们可以
清晰地发现，无论是余声、赵铭、须旦、林详，他们都是游
离于世界缝隙之中的弃子。对于这些早早离开故乡的人
来说，终其一生，他们只能艰辛地游离于各种陌生的新
环境，找寻不到那张属于自己的“地图”。

小说《白夜照相馆》开始于一段奇特的关系——赵
铭和余声9年未谈恋爱。对于经营照相馆的一男一女来
说，他们工作很默契，但从不交谈，碰见认识的人，也不搭
话。同时，这是一家很特别的照相馆，白天只有寥寥几人来
拍全家福，可是一到晚上，整个照相馆充斥着人流，古怪的
是众人都心照不宣地保持安静。原来，白夜照相馆的实际
工作是通过询问顾客的需求，专门制造旧照片来伪造驿
城移民过去的成长经历与生活背景。小说着重介绍了李
挪和刘一鸣这两位顾客，当李挪再一次光顾照相馆，伴
随着撕碎的陈旧照片，一张新的全家福照片使得李挪转
换身份为李琅琅，并且主动提出与刘一鸣结婚的请求，
其前提便是要了解刘一鸣的过去。小说的结尾则是报纸
上一场离奇的谋杀案，其中暴毙的二人便是李挪、刘一
鹤。而报道背面的夹缝则涉及整条街的巨大火灾，赵铭
又一次踏上了新的旅途。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能够完
美制造顾客过去情景照片的赵铭和余声，自身却没有具
体的成长经历。而我们对李挪二人之死感到诧异的同
时，更疑惑于赵铭和余声那不可预测的未来。

读《白夜照相馆》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我们所处的现
实生活，同时也在情感上体悟王苏辛作为讲故事者隐含
的情绪。她清晰地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移民”，都无
法找寻到独属于自己的“地图”。因此任何人都无法从伪
造的过去中得到安全感，那些名为“自我”的秘密，连同
那些精致的道具，那些熙熙攘攘的顾客，在一场突如其
来的大火中被燃烧殆尽。

与此同时，游荡在另一城市中的移民李挪也值得我
们关注。在《下一站环岛》中，王苏辛塑造了一个个神奇
的人物。赵自鸣是一个早慧者，幼时便学会计算从家到
学校的直线距离，他的行走速度是普通男孩子的四倍。
李挪与赵自鸣的相识是出于李挪好奇赵自鸣如何快速
越过人群。而赵自鸣保守的秘密，最终因生理原因被李
挪所识破——赵自鸣是雌雄同体。我们由此可以注意到
赵自鸣的特殊性，虽然他是一个神童，但是却摔死在高

考前夕。虽然鸟人变性是常有
之事，但是他始终保持强烈的
尊严，以及一个孤独者的哀伤。
这是因为鸟人的倒三角的脸形
使得他被同学们所孤立歧视。

9岁的李挪与赵自鸣成为
同学之后，李挪跟随他走遍了
城市的每个角落。在此过程中，
赵自鸣只是保持自己的啼鸣，
并未与李挪交流，而李挪因为
能听见他的声音，无形之间也
共享了赵自鸣收集到的智慧信
息。鸟人智慧低下，二者智慧神
经的共享使得她走进赵自鸣的
灵魂深处，李挪因此把那个“面
无表情的小人”揪出来，带着他
远离人群。虽然小说最后没有
渲染赵自鸣死亡后李挪的悲
痛，但是之后环岛各个角落遗留的哀悼痕迹似乎说明了
李挪的在意之事物。故事因此给我们留下谜团，因为即
便是赵自鸣死去，我们也不能多了解任何事物。对于李
挪而言，赵自鸣是孤独的。但是对于我们而言，李挪或许
才是那个真正孤独的漂泊者。

从《白夜照相馆》到《在平原》，这一段倾听自我回音
的成长之旅开始发生变化，这一变化首先体现在其小说
形式上的精巧与充满哲思意味的对话之上。《在平原》包
含6个中短篇小说，王苏辛在此几乎放弃情节的叙事功
能，转而直面那些艰涩的精神问题。小说《在平原》的全
部内容几乎都是李挪与许何关于艺术的对话讨论。老师
渴望理解真正的艺术，学生希望渡过高考的难关，二者
都面临着自我人生道路之上的重要抉择。在这不断的对
话中，二者都明悟了自己内心的声音。小说标题的隐喻，
实际上也暗示了故事的内容。巍峨高耸的山峰所进行的
对话只是为了更好地明晰方向，以便主人公进入更加辽
阔的平原大地寻找自我。

另一个故事《所有动画片的结局》中，K的第一句对
话似乎就预示了年轻人的精神困局，现在的我们可以用
发达的科技随意质疑这个提问，很轻松地找到动画片的
结局。小说的重心自然而然地过渡到K矛盾的理想主义。
这可以与《二流小说家》中那个开放而又封闭的创作系
统相呼应。因为想象力只有从根源生发，才得以成立，才
具备真正的价值。K既乐观却又多疑，如他所说，他可以站
立在广阔的“水泥平原”之上，但是夕阳西下，城市无数栋
即将被拆掉的房子阴影却又不经意间将他笼罩在内。

《在平原》中叙事手法的转换帮助王苏辛理清了许多
问题，可以说是对于一个年轻人如何成为真正的“我”的有
力反馈。但是内心的低语是否代表着正确的方向？回望自
己写《象人渡》的日子，王苏辛以“走出昨日的自己，渡过人
生的暗河”这样总结道。纵观王苏辛的创作过程，从《白夜
照相馆》的不断模仿，到《在平原》仿佛找到自己的声音，然
后又到《象人渡》辨别自己的声音，继续寻找。对于她而言，

写作的每一段时期都有一个变化，但都不是终点。
因此当阴影笼罩在K身上之时，他的内心充满困惑

与迷茫。但是在《象人渡》中所谓的阴影却成为了整个世
界的底色，而对“阴影”的描写却成为王苏辛为这些流浪
者们解决精神栖息之地的“通道”。《东国境线》中的“城
中村”“鹰哥海岛”，《接下来去荒岛》中的县城以及《雍和
宫》中的阴影世界其实都是流浪者用以对抗精神的困境
的栖息之地。然而城市化的出现昭示了栖息之地必定破
灭的现实困境。无论是城市中即将拆除的建筑、被海水、
城市化改造的小岛，乃至受困于现实装置的阴影世界实
际上都唤起了读者一种缅怀的情绪。于是《东国境线》中
郑东阳描述的理想世界才如此让人难以忘怀。故事主线
其实很简单，教师郑东阳举止方面突然发生改变，在生
活中变得沉默不语。面对着这种异状，教师柳方蒙受托
前来了解具体情况。而在一次次的拜访中，柳方蒙通过
其妻徐虹、其姐郑东兰、其父郑多森的多人讲述，了解到
了郑东阳不为人知的一面，直至最后柳方蒙追寻郑东阳
抵达鹰哥海岛，才真正理解了郑东阳的所作所为。到此
我们可以发现理想世界往往是由例外的事物、被排斥的
事物、继而互相矛盾的事物所构成。在这种混沌中，我们
似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栖息之地。结尾，柳方蒙提出疑
问：“郑东阳是否会一直停留此地？”小说最后给出明确
回答：郑东阳当然会去其他地方，但是现在，是想培养真
正的好学生，真正的“好人”。而这个回答实际代表着读
者心中名为希望的事物。即便郑东阳依旧是一个孤独的漂
泊者，但是这一代人精神变化的过程仍然值得被铭记。

读罢小说，不禁感叹其极佳的想象力，那是《白夜照
相馆》中赵铭离开之后长如十几条鲸鱼体魄的断壁残
垣，也是《再见，父亲》中亲人生长出体毛、智齿、尾巴、鱼
鳞之后的诡异想象。又是《所有动画片的结局》中K被阴影
笼罩之下的极目远眺。这一切的一切构成了一种奇特的自
我认知，而对于王苏辛来说，拨开浓雾，自我显现的一丝光
亮或许就是她想要展示给所有人的幸福。

在
沉
默
与
书
写
之
间

□
王
苏
辛

大概每个写作者都会被问到一个问题：“你在写什
么？”或者是“你都写了些什么”。对于提问者而言，这是非
常本能甚至无比自然的问题，对于写作者来说，却常常难
以回答。在过去的7年时间内，我的工作是图书策划编
辑，经手过几十本原创文学小说，但每一次向别人解释这
本书写了些什么，依然让我感到苦恼。人与人共情之艰
难，始终在我的生活中发生。更不用说来源于个人观察、
充满个人主观性的自己的写作了。

当一个人真的找到自己渴望书写的具体时，他自
身的特点也在缓缓展露，而特点的出现，也预示着他的
作品在拒绝另外一些人。我们常常说，走向人群，但实际
上走向人群的基础是走向自己。因为我们只能通过走向
自己来走向人群。否则所谓独立只是一种割裂，而非真正
的领会与阐述。评论家程德培在《话语单行道》中有句话：

“我们只能在误读中求生存。”这说清楚了阅读者、写作
者、评论者的处境。甚至连写作者自己也生活在对自身的
误读之中，他要反思和不断反思，要判断和不断再判断。

年少时，内心有了写作的愿望，认为自己心中所想
正是许多人心中所想，而自己只要清晰表达了，就一定
可以被共鸣。直到真正开始书写，才发现这几乎是不可
能的，它首先是一个人的战争。每天站在内心风暴的中
央，进行着精神实验，既兴奋又枯燥。直到在诸多现实
碎片中发现那条真正可以壮大的线索，直到在与其相
处中，把它和自己的地图合二为一，这是一条丰富却艰
辛的路程。这个过程，只能由自己完成。甚至随着写作
的深入，我们会发现自己对现实生活的参与，渐渐进入崭新的领域，我们
很难再借鉴，而只能创造。这未必因为我们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观点，而
是新的信息，必须被我们自己消化一遍，然后我们才能看到世界的另一
面。才可能与其他的思想发生碰撞。

生活渐渐变成两点一线：沉默、书写，书写、沉默。当然，书写可以发生在
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任何节点和平台。朋友圈可以写作，微博可以写作，私人邮
箱可以写作，甚至弹幕里也可能产生思想。分屏的世界，不停交叉的信息，我
们只能在这个过程中辨认新的自我，也只能因此看到和接受，甚至探索出自
己写作的变化。这是高度参与的，但又是高度孤僻的。只要一个人追求的不
是生活方式的变化，不是一个作家的身份，他最终走入的就是一个枯燥且
专注的叙述空间。世界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全靠自己。我常常觉得，
写作很有开荒的意思。那些未经描写的，都是别人的领地和思想，只有自己
写过，它才和自己有关，并成为被自己确立的独立事物。而它们的独立又代
表着我们自己的独立。所以，写作也是阅读，或者说，是最好的阅读。

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常常痛苦于自己对许多事缺乏参与的兴趣。比
如我不爱玩游戏，也不喜欢经常在街上游荡、外出旅行，这些许多人认为特
别有意思的事情，我总是不感兴趣。我认为去哪儿都一样，所以最喜欢的始
终是桌子所在处，打开一个文档，或者陷入一段长长的沉默，就能发现灰色
大背景中那个微弱的小点，把它擦亮，再擦亮，直到它成为唯一重要的具
体，我才能获得平静。我对自己作品好坏的判断标准，首先是它能不能让我
平静，如果能，那它才有资格经受更多不同层次的人的检验，才可能到更广
阔的视野。似乎，我们总要不停诉说，才可能保持沉默。反过来也是一样。

但沉默和沉默终究是不同的。写作，从最初的面对一种声音，到面对四
面八方的声音，是一个漫长又必经的过程。我们需要处理的是自己内心的
平衡，更是笔下每一束声音的平衡与平等。我们只能不断与自己交流，不断
在小说中与各种事物对话，才可能打造一个稳定和谐的叙述空间。我们的
内心才可能在此处安放。只有被安放过的精神世界，才是有力量的，可以绵
延到小说之外，溢出一个人的内心，抵达另一个人的内心，这是共鸣的可能。
任何一个有理想的写作者都或多或少期待这样的共鸣，我也是如此。但与之
相比，更艰难的是如何把自己的节奏和当下时间的节奏调整到一条线上。

我对那些叙述过无数遍的故事没有兴趣，对发生在20世纪的故事没
有兴趣，我更关心此刻，许多个此刻的人们在做什么。尽管这样的书写
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此刻”很难被准确判断，更难被定义。但经过2020
年，我知道新的语境已经产生，能不能发现并写出来，是一个工程。我也
知道，我现在正走在这样的路上。

王苏辛的小说完王苏辛的小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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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子嫣的诗集《素心待月》，细细读来，心生欢
喜。这部诗集分为五辑，依次是“遇见本心”“遇见
爱情”“遇见自然”“遇见生命”“遇见亲情”。仅从标
题，就可看出这部诗集的情感取向。涵泳其中，透
彻彻是素净心灵的敞开，明净净是人性神性诗性的
独白。

子嫣的诗歌是贴近心灵的写作。对于她所感知
的世间万物，她没有停留在对事物的细致临摹上，而
是以生命体验世界，以细微的诗心寻找凝造于事物
的生命质素，强化主观情绪，凸显心灵感受，逼近生命
之实，切近灵魂之真。她的心是如此谦卑，对世界充
满着感恩，也表达着明澈的心声：“清简的心只想要一
树青果/岁月却赐予我丰盛/浓情五谷，裹挟馥郁的草
药/汹汹涌来。我唯有穷尽/一生的热情和虔诚/将这
恩宠酿成老酒/把色彩献给天空/把物质还给大地/香
醇的味道奉给有情众生/只留下如水的清亮给自己/
映见颠倒梦想五味红尘”。冰心说，“能表现自己的文
学，是创造的，个性的，自然的，是未经人道的，是充满
了特别的感情和趣味的，是心灵里的笑语和泪珠。”优
秀的诗歌，凡一字一词一句之微，无不包蕴着诗人全
部的性格和心地，蕴藏着诗人与众不同的世界观和人
生观。这大抵来自诗人的遗传禀赋和成长环境，来自
作者独特的地位和人生经验，来自她长期形成的对于
存在的感情和态度。子嫣是一个有着纯净心灵的诗
人，天性真诚善良，正是有着这样的慧根，她才在
2002年春天到西藏旅游时，刹那间被藏民的淳朴纯
净笑容打动，为西藏高原独特的人文风情和瑰丽的文
化吸引，这场遇见，成就了仅在一年后即从陕西进藏
工作。她以虔诚的心面对自然、面对社会、面对他人、
面对自己。她所求者何其简朴，“只想要一树青果”，
却没想到岁月却赐予她丰盛，这丰盛并不是多高的地
位，多富有的生活，而是心爱的人、可爱的友、喜爱的
工作。为此，她要以穷尽一生的热情和虔诚，去奉献
给有情的人生。

她这样描绘自己：“现实中渺小如尘埃的我/愚笨
着真诚着踽踽独行着”。面对所处的世界，她为失道
者焦虑痛心，为疾病者深深担忧，对贫困者赠予角币，
对所有孩子投以鼓励的微笑，对孤寡老人给予亲切的
问候。大地震中，看着同胞们遭遇自然灾害、山摇地
动，她“悲恸着焦灼着，任由泪水浸泡心田”，而“在看

见彩虹时”，会“欣喜着嚷嚷，想让所有人看到美丽、唤
醒希望”。

“渺小如尘埃”，这是诗人给自己的形象诠释。在
我们的生活中，多少人唯恐自己不够高大伟岸，故而
穷尽人间的佳词丽句，塑造自我，装点形象；多少人以
上者、师者、裁判者定位自己，对他人施以检点、指点
和查点，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体现自己的威仪，获得追
随者仰慕、依附者仰视、诠释者仰承；还有的总以救世
主的角色，垂怜万物，以求庸颂，或以哲学家的口吻高
谈阔论，冷静分析现实，求得追捧。极少有人这样绘
写自己：愚笨，真诚，踽踽独行；极少有人这样的内敛
和谦卑、善良和赤诚：“在交通拥挤处，我尽可能缩小
自己”。诗人以真诚的态度与自己的心灵对话，与大
千世界对话，其要的不在于宣示“道”“理”“规”等外在
的东西，而在于对自我内心的审视，对人间的关爱。
心底有关怀，笔下流深情。她的诗是开在心灵上的
花，是天真的笑、真切的愿、纯净的泪。李欧梵在《中
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中对徐志摩评价道：“他成
功地使个人的人格，特别是情感的显示，成为他个人
生活及创作的惟一主题。”子嫣始终秉持“诗歌是情感
和思想的高地，其核心要素是真和纯——情感的真
切、真诚，思想的纯正、纯粹。”她的创作理念与诗歌形
象与她的人格品性完美契合，李欧梵先生的论说在这
里获得贴切的印证。

子嫣的诗歌闪耀着神性的光辉。在她的诗歌中
不乏“神”的意象：“试着把属于神的光芒/还给神，而
把自由还给你/任你随性而为，随心而事/记忆已将自
己交给冬天的风/每个人都要回到自己/众神终将照
亮/自心圆满。我就是自己的神//我的神，请破斥我
的愚钝吧/请示我方向/我将独自走过当下，义无反
顾/直到——抵达你/如你”。但在我看来，子嫣是把
自己的人生和诗歌创作当成了一次修行，神在她的心
中，故而她的诗才充满神性的慈悲、怜悯和包容。

人，本然是物质的存在，但人之所以能够超越其
他生物，根本在于人是精神的存在。康德认为，人既
属于现象界，具有感性，受制于自然法则，又属于本体
界，具有理性，能够为自己建立道德法则。人是目的，
永远不可把人用作手段。一个人如果只是为物质而
生活，那么他就把自己矮化为只是谋取物质利益的手
段；如果只是为自己而存在，人生就成为一味满足个

人生存需要的动物的过程。作为精神性存在，人的
神性体现为人文精神的获得和拥有。何为人文精
神？概而言之，就是一切以人为中心的普遍的人类
关怀，在万物里人是最核心的，在万事里人的事是最
重要的，在文学创作中就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
命运的维护和关心。诗人的目光聚焦于人，以笔高
扬人性尊严，启迪人的思想，明亮人的心灵，滋养人
的心灵，促进人的发展，让精神充满力量，让文学回
归人学。

子嫣的诗歌又是诗性饱满的吟唱。诗性，最初
来自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对原始人思维活动的评价，
他认为：“这些原始人没有推理的能力，却浑身是强
烈的感觉力和广阔的想象力。”事实上，诗性是人类
心灵和精气结合的产物，是通过想象来创造或构建
的智慧，是人类认识世界、掌握世界的一种能力，也
是人类观照世界的一种创造性审美思维形式。子嫣
诗歌的感觉敏锐，想象奇特，创造力喷发，尤为突出
的是情感力的饱满丰盈，呈现的是内在于生命的能
动性和丰富性，蕴涵着诗人对于自然界、社会人生和
人类文化的自由、本真、审美的体验和垂询。我国古
代文论家刘勰有论，“五情发而为辞章”“情者文之
经”；德国著名诗人诺瓦里斯宣称，“万事归结为诗，
世界归结为情”；现代新诗巨擘郭沫若认定，“文学的
本质是有节奏的情绪的世界”“艺术家的目的只在乎
如何能真挚地表现出自己的情感”。事实上，我国自
古而来的文学本具有两个传统，一是史传传统，二是
抒情传统。抒发情感，是诗歌的本分和尊严。子嫣
的诗歌常常字字连心、行行深情，感情就是她的诗歌
的呼吸。

“像爱父母和孩子一样爱自己/像爱要好的闺密
姐妹一样/像爱醉人的爱一样/像爱高高在上的神一
样/像爱眼目所悦意的荷竹树木/甚至像爱普通花草
一样/爱自己，把心灵养成发光体”。在这首诗中，诗
人似乎一直在表达如何爱自己，但其真正的落点是
爱父母孩子等亲人，爱闺蜜姐妹等他人，爱荷、竹、树
木、花草等自然，爱“神”这一人间的法则。“把心灵养
成发光体”，做一个心中有光的人，以心灯为别人照
亮前行的路。难以设想，没有纯美人性的人，没有圣
洁神性佛性的人，没有思维诗性的人，能够发出这样
的光华。

上了年纪的人对春天的敏感度怎么也不如年轻人，尽
管窗外的花事已盛，我却不为所动，对于诗，大抵亦如是，
其敏感度也是老不如少吧。然而也有例外，诗人观海虽年
过花甲，却诗心不老，写诗、读诗，在网上与众多年轻诗人
交流诗的心得，切磋诗的技艺，隔三岔五还将自己创作的
诗制作成视频，博得成千上万的粉丝们一片赞赏之声。

观海主攻政治抒情诗，主题开阔、气势恢弘，颇似诗界
舞大刀的关云长，甫一露面，即有横扫千军之势。与之同
期出现的另一位掸写政治抒情诗的诗人赵辛铭却正当壮
年，其诗飞扬跋扈、才华横溢。虽说缺少点《红豆词》式的
纤巧，但却有《观沧海》式的拙朴和大气。我和他同为学养
先天不足、后天特别辛苦自强的一代人，一大把年纪了还
在高校与青年学子同堂就读，以弥补知识的缺口，赶上时
代的步伐。

对于诗的追求也是这样，观海等一批诗人的大器晚
成，是我国步入老年社会以后必然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
也称得上是新时代才能出现的文化盛事。老年人对于诗
的选择，是一种灵魂的再次洗礼。

法国的蒙田说：“灵魂如果没有确定的目标，它就会丧
失自己”。退休的人即闲逸者，本可以在闲暇里好好款待
自己、放纵心身，但就此也容易令灵魂飘忽无定，找不到寄
托的地方。于是，观海先生拾起了“诗”，以为诗可养身，亦可养心，其相濡
以沫的夫人则捡起了“画”；画可悦目，也可愉情。这样，心一旦有了皈依，
无论世事如何喧嚣，都能泰然处之。当然，他们也不是脱离尘嚣的“归隐”，
而是接地气的“与时俱进”。这可以从观海夫妇的诗画中得到证明。

观海诗集中几乎所有的诗都是有感而发，而不是无病呻吟；即便是一
些重大题材的时事诗，也少有泛泛而论者。他总能从自己的切身感悟出
发，写出一点独特的意蕴，让读者心有所动，从中体味出诗的美学境界，这
就很不容易了。

如集子里的《好大一面旗》《走过天安门的脚步》《红色之恋》等，都是这
一类诗的上乘之作。对这类诗，观海先生多自己朗诵。自诵方式的好处在
于能自己把握诗的质地，恰到好处地把自己创作的初衷表达到位，加之他
嗓音的真纯与明亮，更能将诗的情感与意蕴发挥到极致，这大概是自写自
诵的妙处所在，也是他能在网络平台赢得众多粉丝追捧的奥秘所在吧。

我始终认为，写这一类政治抒情诗，是要花大力气大功夫的，一般的诗
人都不敢轻易为之，而观海却信手拈来，驾轻就熟，这也许与他丰富的人生
阅历有关。他深悯民间疾苦、饱览世事风云，故能把握“诗”的大局，掌控

“诗”的走向，且能以诗的语言来诠释时事，加上笔端带有感情，诗的成色自
然就上去了。从诗风上看，观海无疑属“豪放派”，大气磅礴中挟带一丝儿
女之情。就我个人喜好来看，我更喜欢那些写个人情感的诗，如《日子》《清
明之思》《雪花情》等。也许是这些诗的灵感发自内心深处，加之诗的语境
清丽纯净，更能触动人的那一根相似的神经，激起诗的共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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